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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里连接趋向成分的形式

柯理忠 (Christine LAMARRE) 

提要 汉语的边补结构是唐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语法结构，所以汉语诸方言

在述补结构的种类、补语标记等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本文主要讨论方宫里插在动词

和趋向成分之间的种种形式及其语法功能、来源等问题。就来混来说，这些形式往往与本

方言里的体标记同源，不过断定其语法功能不那么简单，因为并不是全部的方言都有名符

其实的"趋向补语标记'\本文试图采取几种句法上的参照项，来给汉语方言分类。我们还

主张有必要对方言里的趋向成分进行史详细、更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工作，因为普通话把趋

向补语直接放在动词后，所以方言的语法描写往往忽视[动词+X+趋向成分]格式。

关键词 趋向补语;补语标记;方言语法;方言类型

引言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近代汉语里曾经用过的，而且很多方言里仍然使用的，插在动词和

某些趋向成分之间的形式 "X"。本文虽然不是直接考察趋向补语(趋向后置成分)在各个方

言里的功能和用法的异同，可是在讨论形式 "X" 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及趋向补语在汉

语里发展为一个语法范畴的背景。

一 汉语里表示位移趋向的后置成分

1. 1 "趋向补语"的语法范畴

最近十几年的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表示空间位移的语言手段和句法格

式。汉语的动词有一个专门表示位移方向的语法范畴，即所谓"趋向补语气以往研究这个

范畴的学者往往关心这些形式的引申义，如表示结果、体等，较少观察其基本(空间)意义。

比如范继淹 (1963) 没有把趋向补语形式的基本义和引申义区别讨论，这种区别直到刘月华

(1998) 、齐沪扬 (1998 ， 1999a, 1999b, 2000)等的研究才比较明确。

各个语言里表示位移的方向并不依靠一个统一的语法、形态范畴，比如法语就根本没

有这种范畴，位移的方向用动词本身来表达，如果位移方向的参照点(终点等)也出现的话(例

a) ，就可以用[介词+处所]之类的介词结构与动词相结合来表示，请比较z

a. 他跑进屋旦。 b. 他跑迢来了。

11 entra en courant dans la pi告ce . 11 entra en courant. 

(entrer=进， pi的e= 崖， dans 相当于英语的 in ， en co町ant 是"跑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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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my(1985 、 1991) 根据某种语言里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动词词根、与动词有关的其他语

法范畴如词头等)来表示位移的路径 (pa也)和与位移有关的其他一些语义项目(移动方式

等) ，从类型学的角度提出过这么一种观点:汉语和英语属于同一个类塑，都是用动词的"卫

星"成分 (satellite) 表示位移事件的基本路径(汉语用趋向补语，英语用所谓 verb particles 或

说副词，如 over ， away , 0时， off, up , together 等，除此之外两者也用介词结构)。这样

的语言往往用动词来表示位移事件的方式(如上文例句里的"跑" )或原因，如例 c 的"踢":

c. 把球踢进球门了。 kicked the ball into the goal 。

(比较法语: envoya le ballon dans le but d' un coup de pied。直译:用脚一踢把球送

到球门了， envoyer 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 send)

他认为，这些语言(包括德语等不少印欧语言，罗曼语言除外)通过这种句式能表示相

当复杂的事件，在一个简捷的语言格式中表达了几种不同事件 (Talmy 所说的 event

conf1ation: 在一个单一的句式里把位移的路径、手段/方式/原因和终点都综括起来)。与之

相对，法语等语言用动词词根来表示路径。

1. 2 后置趋向成分的语法化

汉语确实有一些常用的句子，如表示自移的"乘客从幸厢里涌出来"、"小船划到对

岸"、"客人挤出房门"，或者表示致移的"把球踢进去、扔过去、把政治犯关进来、把牙膏

挤出来、把朋友叫来"等，就是那种综合性的句式，用趋向补语来表达位移事件的基本方

向 (path) ，而用动词来表达位移事件的方式或原因(以上儿个例句引自《汉语动词用法词

典》、齐沪扬 1999a 等)。由此看来，汉语确实属于 Talmy 所说的 satel1ite-企amed languages 。

可是我们知道，汉语的趋向补语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现代汉语里充当趋向补语的形

式也能作为谓语的主要动词:汉语里有一套动词专门表示位移的路径，如"下 come/go

down、过 come/go through、出 come/go out" 等趋向动词，这一点与英语、德语等稍微不

同(这种区别从这些动词的英文翻译就能看出来，见 Chao1968: 459) ，而接近法语、日语

等以动词表示位移路径 (pa由)的语言 (Talmy 所说的 verb-framed languages) 。这样看来，汉

语算是一种混合类型的语言①。我们认为，其温合性质大概与趋向补语在历史上的形成过

程有关。

趋向补语与结果补语都是文言文里所没有的，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变动时期后在晚唐

五代时期稳定巩固下来的格式。太田辰夫 (1958，中译本 1987: 200) 把动词后的"起/进/

出/上FF/回/过"和"来/去"叫做"后助动词"，他说: "趋向后助动词是等立复合动词的

后一部分虚化而成的。因此，单以文献为材料，就很难加以区分。而且，它的产生和使成

复合动词有很深切的关系，有的例子不能加以区分。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单一的趋向后

置助动词的发达是在唐代。……复合的趋向动词中一部分唐代也有，但它们的发达是末以

后。

1. 3 后置趋向成分的语法化与动结式的形成、介词词组的前移的关系

太田辰夫先生指出了趋向补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产生与使成式(动结式)有密

切关系(所以关于产生时期的问题，诸位学者的意见同样有分歧)。后置趋向成分在用法上

有一个重要的语义特点，就是其结果意义。趋向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种(也可以说动趋式是

动结式的一种) ，带有结果补语的基本特点:有可能式、用"没有"来否定、与动词结合起

来表示一种事件 (event) ，即有内在终止点的有界动作(详见沈家娼 199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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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动词+趋向补语 Dp+参照点 (+Dd)

老师走进教室(来)了。

Cb) 客体移动(致移) caused motion 
把+客体+动词+趋向补语Dp+Dd

把信寄出去了. /把球扔过来。

把+客体+介词+参照点+动词+Dp+Dd

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

把+客体+动词+趋向补语Dp+参照点 (+Dd)

把球踢进球门(去)了. /把书带上楼。

因为在下文里常常需要比较趋向成分充当不同语法功能的方言，故此避免用"补语"

这一用语，而用模糊一点的"后置趋向成分"之类的说法。

二 万言里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及其来源

2. 1 近代汉语里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

汉语的述补结构一般分成粘合式和组合式两种(朱德熙 1982: 125) 。现代汉语(普通话)

里放在动词后的趋向成分是直接附在动词后的，不用任何助词来与动词连接，其构成的述

补结构与结果补语相同，是属于"粘合式"的。可是在近代汉语里趋向成分虽也能直接附

在动词后，但却往往借助"将"、"得"等形式来与动词连接。

"将"原来有"携带"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在连动式里作为后项动词，到唐代就

用在表示某种移动的动词和趋向词( "来/去" )之间，宾语随之挪到 "V+将"后构成 [V

将 0 去/来]格式。唐代以后，"将"也作为动态助词表示完成，同时在唐宋时期稳定下来

作为连接趋向补语的标记(曹广顺 1995: 49)0 "得"也有动态助词的用法，在近代汉语里

功能多样，除了今天还保持的状态补语和可能补语标记的用法之外，也能连接趋向补语(详

见刘坚等 1995、曹广顺 1995) 。刘坚等 (1992: 83) 把连接趋向成分的功能看做是"将"和

"得"作为动态助词的一种用法，对其使用范围的缩小分析如下: "大约在十八世纪， 6得'

(的)和‘将'表示动态的用法逐渐被‘了'和‘着'取代，或者被动词和后接趋向动词愈

加紧密的结合排挤掉了。"

杨平 (1990) 研究近代汉语带"得"的述补结构指出，近代汉语里不仅状态补语、可

能补语和程度补语是用"得"来引进的，现代汉语里紧接于动词后的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

在近代汉语里也是用"得"来连接的。蒋绍愚 (1995) 对这些述补结构的标记"得"的淘汰

解释如下:当补语为单个动词时， [述语+得+状态补语] (如"学得成" )格式和[述语+结

果补语](如"学成" )格式非常接近，带"得"的格式就变成了一种冗余的语法格式了。蒋

先生举的《祖堂集}} (卷第五z 大颠和尚， 10 世纪)的例旬，正是我们讨论的[述语+得+趋

向动词]格式:

(1)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不?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益?

陈丽 (2001: 168) 把《朱子语类》里的"将"看作是表示动向或动态的补语的标志，但是

更偏重于表示动态。

近代汉语里连接趋向补语的形式 "X"(II将"、"得"以及后来的"了" )始终没有变

成强制性成分，后来在共同语的主流中就被淘汰了。不过每个时代各个形式都有自己的特

29 



点，比如刘坚等 (1992: 82) 指出， [v将+趋向成分]后往往带句末的"了"， [v得+趋向

成分]却一般不用; [v将+趋向成分]里的趋向成分可以是单一的 Dd"来/去"，也可以是

复合形式[Dp+Dd] "出来/下来/入去/转来/过来"等，可是 [v得]后的趋向成分一般限

于单一的成分"来/去"。

至今，汉语中仍有不少方言用或者必须用某种形式 "X" 来连接趋向后置成分，不过

其具体分布及其来源在各个方言中并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汉语里也好，现代各方

言里也好，这个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往往与表示动作实现、达成的动相补语 (Phase

Complement) 或体标记同形。下面我们综观各方言里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看其与表示动

作实现、达成的体标记的关系。

2.2 用"了"的方言

2.2.1 老北京话

据陈刚 (1987) 调查，作为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了"最早出现于宋代，到了明初就

逐渐与"将"混用，并慢慢取代了"将飞太回辰夫(1958，中译本 1987: 164) 曾经说过，

现代和这个"将"非常近似的有"了"，例如"拿了来"，还指出，这里的"了"几乎没有

什么意义，已经"插入词"化了。

《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小额》、《官话指南》等反映清代中后期北京话的语料里

都能见到大量的 [v了+趋向成分]格式，往往出现在"把"字句或使动句里。

(2)今儿鼠家草工盔的东西，我已收;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边鲜的船，交给他

堂工主了. (((红楼梦>> 8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年)

(3) 已经从运河水路垦工圭了。( ((儿女英雄传>> 78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4)把山东的土产拣用得着的乱七八糟都给堂工主了. (同上 779 页)

(5)打算要汇到北京去，托您给想个法子主主主. (((官话指南·酬应琐谈>> 1903 年

版)

(6) 两个人早把青皮连给是王左啦。( ((小额>> ) 

2.2.2 河北冀州话用"唠"，与"了 1" 同形，也同源。柯理忠、刘淑学(待刊)详细

地描写了冀州方言的趋向成分前带"了"的句式(关于"唠"的其他用法请看刘淑学 1996) 。

冀州话里动词和 Dd ("来/去/走")之间一般都用"唠"，"唠"常常出现的典型环境有"把"

字句、祈使句、句末带"了 2" 的己然句、用"没"的否定句等，例如:

(7)把那封信捎唠去P白册封信梢去吧!

(8创)我夜来个就送唠去目瞠兰我昨夭就送去丁1. (俨"p皑兰" = "了 2扩"

(ω9到)我;没生拿唠来我没拿来。

经过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冀州话里动词和复合趋向成分之间是不能插入"唠"的，

"唠"其实是愧偏补语"了"的弱化形式，它在动词后置趋向成分里代替一般的带有具体

空间移动意义的趋向补语 Dp，所以不存在 [v唠出来] ，动词如果是趋向动词也不能加"唠"

伏下唠来)。可是"唠"可以与"走"结合构成一般的 Dp 没法构成的 [v唠走]，与 [v

唠去]对立(普通话里没有与 [v下去]对立的 [v下走]等)。这使冀州话的 Dd (表示

位移的主观参照，即 deictic directionals) 这个语法范畴更明显、更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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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传教士写的河北献县话的语法书 (Wieger 1912) 也举过这样的"了"的例句t

(10) 先生把那两个差字勾了去了.



(11) 这个狗，不知道打哪里跑了来.

2.2.3 用相当于"了 1" 的变韵、变调形式的方言

河南获嘉话(贺巍 1989)、河南荣阳话(王森 1998) 用动词的变韵来表示完成体， [动

词的变韵形式+宾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列化[动词+了 1+宾语J，而带"来、去、走"的动

词通常都变韵。如获嘉话里动词带趋向补语"来、去、走"的时候都用变韵母(贺巍 1989:

73): 

(12) 他把板凳搬(音 [pãJ) 来了。( "搬"变韵前音 [panJ)

(13) 你把伞给他捎(音 [8:)J) 去。( "捎"变韵前音 [sauJ)'

(14) 你把这钱儿苯(音 [t~'5J )走，俺不要. ( "装"变韵前为[句础。J)

也有命令句(王森 1998: 278 , 281): 

(1 5)你把他叫(音 [tçb3I J) 来! ( "叫"变韵前为 [tçiau31 J)

(16)把卒子推(音 [thue13J) 去! ("推"变韵前念 [t"uei13J ) 

(17) 把信送(音 [SU:l31 J) 走吧. ( "送"变韵前念 [suIllJ)

和带"了 2" 的陈述句。

(18) 我把他叫(音 [tçb31 J) 来了 o ( "叫"变韵前念 [t♀iau31 J)

(19) 车子推(音 [t"ueI3J) 去了. ("推"变韵前念[thuei13J)

另外有些北方方言用儿化(山东牟平，见孔昭琪 1982) 代替"了 l 飞如"送儿来了"。

山东平邑方言在同样的环境里就得用动词的一种变调形式(意思相当于带完成貌助词"了"

的) ，不能用本调的形式(孟子敏先生提供)。

2.2.4 杭州话也用"了" (Simmonsl992: 181). "了"只能放在 Dd 之前(买了来三本

书户买来了三本书) ，其他例句包括己然句和祈使句:

(20)她送了一点儿枣儿来.

(21)赶快送了去!

2. 3 用"倒"的方言

湖南新化话 罗昕如(1998: 284) 描写"倒"的用法说，"倒"表示持续态，也可以

连接状态补语和趋向补语，"充当中补结构助词"，如:

(22) 行倒去|拿倒来 l 抬倒进来走去、拿来、抬进来

(23)取倒落来 l接倒回来|送倒出去取下来、接回来、送出去

如果说"倒"相当于"着"，例 (22) 的格式看起来很像连动式，不过V 1 与"来/去"的

语义关系不限于表示方式，如例 (23) 的"接"、"送"、"取"与"来/去"、"下来"的关系更

接近一种时间的先后关系，或者一种因果关系(有使动义: "取而使它下来")，普通话用"着"

说不通。加上这个方言里的"倒"也充当引进状态补语的标记(如"听倒瘸咖哩听得疲倦了" ) , 

这告诉我们不要以普通话的语感去判断句式的性质。新化方言还可以用另一个动态助词，

即表示完成貌的"咖"来连接趋向成分。

香港粤语 据饭田 (1998) 调查，香港粤语在动词后加"来、去"构成可能式必须加

"倒"

2.4 用"得"的方言

旧白话小说里常常用"得"连接趋向成分，具体用例请参考白维国 (1992) 、刘坚等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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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晋语区

据乔全生 (1996) ，与"得"在语音形式上近似的用法主要分布于汾河片的北部部分

地区、吕梁片的临县、并州片的精徐，文水等地区，还有陕北地区(绥德、榆林等)。宋秀

令(1988) 举汾阳话的例子如:

(24)俺给他送的衣袁的啦. (后一个"的"相当于"去")

潘家蘸(1981)说，表示"来"的趋向要在动词后加一个"的" [t~?J: 

(25) 小王一听就跑的来啦小王一听就跑来了.

(26) 他把书送的未啦他把书送来了.

这个"的"是"非有不可"的(潘先生说这个"的"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着"，

可是 (26) 很难翻成"送着来'勺。胡双宝 (1984) 也指出，在文水话里，"送、买"等有传递、

移送事物意思的动词后边连用两个"的"，其中前一个"的"类似词尾"了"、后一个表示

离去的趋向:

(27) 买的的了买了去了(物己随买者去)

(28) 端的的了端了去了(物己随端者去)

(29) 背的的吧背了去吧(允许物随背者去〉

2.4.2 吴、湘语区

苏州话 刘丹青 (1997: 17) 提到苏州话的趋向补语说，紧接动词之后的位置用"得

来"、"得去"而不用单纯的"来"、"去":
(30) 汤先端得来汤先端来。(命令句)

上海话 钱乃荣 (1997: 133-135) 把"得"分到单纯趋向词，与"上、下、进、出、

转、起"等词一样，但指出"转"和"得"不能单独成词(一定要与"来/去"结合才能用) : 

(3 1)我拿小王寻得来我把小王找来。

(32) 我亲眼看见跑得来一个小姑娘我亲眼看见走来一个小姑娘。

(33)持两本书侬脱我拿得去带拔伊这两本书你替我拿去带给他。

吴语文学作品 宫田一郎 (1989 、 1990 、 1991) 收集了《九尾龟》、《岳飞》、《海上花

列传》里的[动词+得来/得去]、[动词+得+进来/起来]等例句，比如"带得去、拿

得来、寻得来、跑得出去"等。

江苏淮阴话 王开扬 (1996: 284) 指出淮阴话 "V得来、 V得去"相当于普通话的 "V

来、 V去"。本方言里的"得"也表示动作的完成(同上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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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你跑的来作哩?

(35)你带信叫他把工资拿得去。

动词带宾语时或去掉"得"，或变成"把"字句:

(36)搬块石头未压上. /祀a石头搬得未压土。

(37)借支毛笔来用用。/把他毛笔借得来用用。

南京话(刘丹青 1995: 347) 说 "V得( [t~?J )去"相当于 "V 去":

(38) 浅得车儿就走得去吧. (自移)

(39)他把东西拿得去了. (致移〉

(40)你再做坏事，早晚要给公安局捉得去. (致移)

宁波话(朱彰年等编《宁波方言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6: 505一26) 在表示动



作的动词和趋向补语中间用"带" (音 [te44] )连接，表示一种委婉的祈使语气，例如: "走

带过来、伸带出去、看带落去、弄带起来"。这个"带"也可以引进结果补语: "饭煮带好，

侬弗来吃"、"衣裳淋带湿，快换掉"。

绍兴话(陶寰 1996:307) "得" [te?12]在绍兴话充当完成貌的助词，相当于"了 1"。

连接趋向成分时多用在祈使句里，如果动作已经完成，句末得加"哉" (所以陶文指出在用

法上跟普通话的"了 1" 不同)。这种"得"不可省略，后面可以出现单一的成分"来/去"

或复合成分[Dp+Dd] : 

(41) 样东西偌驮得去这样东西你拿走.

(42) 斗桶拎得进来把水桶拎进来. (命令句)

(43) 斗桶拎得进来哉水桶已经拎进来了.

2.5 用"起"的方言

长沙话 崔振华 (1985) 分析长沙话的"起"说: "起"用在"动(单音节) +起+去

(来、走、跑等)"的格式里，表示动作的趋向。这种格式里的"起"因为后面还有趋向动

词"去、来"或含趋向意义的一般动词"走、跑"等，也可以像普通话一样不用。

(44) 拿起去|送起来|借起走

(45) 那部单车则才被小王何子骑起跑啦。

该论文还提到"起"表示完成义的用法。据张大旗( 1985)，长沙话的趋向补语可用"得"

来连接，也可用"起"，也可以不用任何形式:

V得来、 V得去 V起来、 V起去 V来、 V去

Vi 我是走得来的 我是走起来的 我是走来的

Vc 赶快送得去 赶快送起去 赶快送去

刚买得来的新书 刚买起来的新书 刚买来的新书

张文还举以下例句说，"例句中的 6得'都可以换用‘起'，也可以省去。"

(46) 借得来的东西要按时还得去.

(47) 刚要得来又被他抢得去世.

益阳话(崔振华 1998: 270) 用"起"来连接趋向补语: "走起去、拿起来、爬起上去、

拖起进来"。可见有自移、致移动词，有单纯的[Dp]和复合形式的[Dp+Dd]。

2.6 其他形式: "着"、"上"、"将"以及来历不明的形式

兰州、河州"着" (李炜 1999)

(48) 你把书拿着来给杂李给给. (兰州)

(49)我他(哈)使着去了大夫(哈)叫着来系王(哈)病着.。可州1)

江苏丹阳"着" (或"得"?) ((丹阳方言词典)) 291 页提到"则"音[tsæ?] ，表示持

续和完成体，也用在动词和"来、去"之间(这个形式也有可能来源于"得" ): 
(50) 他波跑则来就骂人。

(51)你格书你拿则去.

(52) 你把他叫则来去你去把他叫来，

晋方言的"将"、"张" 晋方言有不少方言点用"将"，这些方言据我们所知不用"将"

来表示体，大概是保留了近代汉语"将"的用法，正如普通话用"得"作为连接状态补语

的标记与近代汉语用"得"表示体有关，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它已经失去了体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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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那样。

据乔全生 (1996) 描写，在晋语区用"将"、"张"的方言分布于山西北部云中片的大

同、山阴，五台片的原平，并州平辽小片的平定、阳泉、左权、昔阳等县。

马文忠 (1986) 说，在大同方言里，只有"上、下、进、出、过、回、起"七个动词

后面能够直接带趋向动词"来、去"组成"上来、下去"等组合，其他动词像"端、 j萃"

等加"来、去"时必须插入"将" (该论文也记成"张勺。

杭州话据陈刚 (1988 )描写，杭州江干区有"打将起来、走将过来"的说法。

内蒙古晋语 "将"用在 "V将来"但是不用 "V将去" (邢向东等 1997: 137) 。

(53) 明天我请家长吃饭，把你父亲也请将来.

邢先生还举"回将来" (趋向动词)， "走将来"等例子。

四川话据杨欣去 (1996) ，四) 11 (具体方言点不详)有 [V 十将+DpDdJ 格式: "过将

下去、跑将出来、提将起来飞

内蒙古晋语"上" 据邢向东等 (1997: 64) ，有一种虚化的"上"字，表示实现体，

音问。凹，能用在动词和"走"之间，例如:

(54)人走了，连房带地都带上走。

(55) 准是他给抓上走啦!

山西(晋语五台片)原平话用 [t~~?J来连接"来"、用另一个形式来连接"去"。另外山

西用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灵丘话的 [S~?J 、五台、代县的 [tso] 、清徐的 [tSD]等(乔全生 1996) 。

长沙话 (伍云姬 1996: 221) 用"咖"，可能来源于"解气也是本方言的完成体助

词。新化话也如此，连接趋向成分既可以用持续标记"倒" (见上文)又可以用完成标记"咖"

[ • ka] (罗昕如 1998: 252): 

(56) 部摩托车逗小王骑咖去"里摩托牟刷、王骑走了。

(57) 粒人成副走咖出去口里人都跑出去了。

(58) 班长张舞票逗我抢咖来哩班长一张舞票被我抢来了.

该方言志没有提及，本方言里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与体标记的关系如何，这两个助词

用在同样的环境是否有不同分工等问题。可是从以上"咖"的用例可见动词和趋向成分并

不限于时间的先后关系: "骑"是"走"的方式。

三 连接趋向成分所出现的旬法环境及其强制性

上文指出，因为近代汉语的这一类"助词"在现代共同语里已经基本被淘汰了，所以

很少有人去探讨方言里的情况，即使有所记载，也不会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本节试图在

整理目前掌握的二手材料以及在河北进行的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个"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提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据我们了解，方吉之间的出入，除了上文巳讨论过的来源、形

式不同之外，主要表示在以下两个方面z

1. "X" 的分布:用在哪一些动词和哪一些趋向成分之间以及用不用在可能式里等。

2.有的方言里 "X" 是强制性成分，但是其强制性与否跟其分布有关系，比如说有的

方言里动词和主观趋向成分"来"、"去"等之间必须插入连接形式 "X"，而复合趋向成分

就可以插入也可以不插入(湖南新化) ，或者不能插入任何连接成分(河北冀州)。这使我们

推想， "X" 虽然出现在相似的环境中，其语法作用在不同方言里很可能差异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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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X" 是否是强制性成分

3. 1. 1 北方话的情况

在河北冀州话里，一般动词和 Dd 之间都插入"唠"，可是趋向动词( "进、上、过"

等)和"去/来"之间则不加任何成分。山西不少方言(据乔全生 1992 、 1996) 用"得"或"将"

来连接"来" ("去"少用)也如此，"不加则不是本地话"。但是从潘家董忠 (1984)、乔全生

(1983)、宋秀令(1988) 的描写来看，趋向动词和"来、去"之间不加这个成分，直接构

成"进来"、"过去"等。马文忠(1986) 也指出趋向动词和"来、去"可以直接组成"上

来、下去"等组合，可是其他动词像"端、送"等加"来、去"时必须插入"将"。可见，

这些晋万言与冀州一样，趋向动词和其他动词在加不加标记方面是有差别的。清末北京话

作品里都能找到动词和趋向成分之间不带"了"的例句，不知是反映书面语的影响还是方

言的不同。

河南荣阳(广武)、获嘉等方言里(王森 1998，贺巍 1989) 动词带趋向性成分"来、

去、走"时就得变韵(如果动词不变韵， "V+宾语+来/去"则表示目的，见贺巍 1989: 61) 。

山东平邑话必得用动词的变调形式。这说明在(狭义的〉北方话里，在动词和"来/去/走"

之间必须加入 "x" 形式的方言分布相当广，与北京话不同，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

3. 1. 2 南方话的情况

南方有的方言直接构成 [v+趋向成分]。有的方言如湖南长沙话(张大旗 1985: 51 页)，

既可以用 [vx+趋向成分]，又可以不加 "x"。可惜大部分提到 [V+x+趋向成分]的

材料没有详细描写其使用范围，所以不知道哪个地区哪一类方言为主流。

不过南方也能见到动趋结构中必须加连接标记 "x" 的方言。据刘丹青(1997: 17) 

描写，苏州话的趋向性成分"来、去"紧接动词之后一定要加"得气说成 "V得来"、 "v

得去"。湖南新化方言(老湘语)在同样的环境里用的助词是"倒"，"单音节补语一般必须

加吁町，双音节补语可以加 4倒'，也可以不加 "0 (罗昕如 1998: 284 页)绍兴话里的"得"

不可省略。

表 1 在 [v+x+趋向成分]格式里加不加 "x"

趋向成分为来、去 趋向成分为复合形式 X形式

山西临汾 强制性的 不加? 得

山西大同 强制性的 不加 将

冀州 一般都加 不能加 了(唠)

河南荣阳 强制性的 不加 变韵(=了，)

湖南新化 强制性的 可有可无 倒

苏州 强制性的 不能加(加就有可能义了) 得

绍兴 强制性的 强制性的 得

长沙 可有可无 。 得/起

3. 1. 3 强制性程度也会随着普通话的影响而降低。乔全生(1996) 把山西地区 [vx

Dd] 格式里的 "x" (由"得、将"充当)的强制性总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动词与趋向补语"来/去"之间都必须加结构助词，不加就说不通。如临汾、洪洞、

太同、平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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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动词与"来"之间加结构助词，动词与"去"之间不加。如太原、阳高、浑源、右

玉等。

③动词与"来"之间可加可不加，以加为常，动词与"去"之间不加。如屯留、左权。

乔全生还说明"这三种情况的存在反映了 4动+将+来/去'结构在山西方言发展的

不平衡性和 4将'类词消长的轨迹。第一个特点反映了 6动+将+来/去'结构的牢固。

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都比较一致。第二、三个特点反映了该结构己经开始动摇，出现

了不齐整性，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这种不齐整性表现在两个方面t 语言条件、

年龄条件、动词后的趋向补语是‘来'时，则加结构助词，如果是‘去'就不加。同一个

地区，如果是中老年人，就加结构助词‘将'，如果是青年就不加。太原、阳泉、长治等一

些大中城市都有明显反映。"我们在调查河北冀州话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特别是有一定

文化水平的合作人较易接受普通话不加"唠"的格式。

3.2 使用 "X" 的句式的→些特点

3.2.1 [V 十 X 十 D d J 和 [V+X+D p +D d J 出现的句法环境
普通话虽然能用 [V+了 +Dp+DdJ 格式，但使用范围有限，比如不能用在祈使句、

很少用在带"了 2" 的己然陈述句、不能用在带"没"的否定句、可能式、带宾语的句子

等(大河内康宪 1997)。与之相反，以上所举的这几个句式正好是北方话(反映老北京话的

文献、河北冀州话、乔金生 1996 描述的山西临汾、清徐、临县等方言，用"得" )的 [V

了 DdJ 或 [V得 DdJ 所出现的典型环境，下边举冀州话的例句(为了比较的方便把"唠"

记为"了" ): 
(59)你马上送了去 *你马上送了过去吧.!

(60) 我没送了去 *我洗过了过去。

(61)我早就送了去了 ?我早就送了过去了 o (有的人能接受)

陶寰 (1996) 也提到 [V得 DdJ 和 [V得 Dp+DdJ 常用在祈使句，如果要表示已然

就可以带句末助词"哉" (但是他没有分别描写单一和复合的趋向成分)。

陈刚 (1987) 曾经指出，用北京话写的文学作品虽然能见到 [V十了十 DpDdJ. 但这

太概是受南方官话区文学作品的影响，因为北京口语没有这个格式(他的依据是二百万字

的相声段子)。近代汉语里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将"、"得"都能带双音节的复合趋向成分，

可见现代方言的情况复杂，今天的北方话不一定直接继承近代汉语的用法。本文也不能对

各地方言做出全面的描述，只举了一些重要的参照项，可以作为调查提纲的线索。

3.2.2 可能式

在北方话里 "X" 也用在可能式里。比如河北冀州话的"来"、"去"、"走"构成可能

式都得加"了飞

(62) 我一个人拿不了走拿不走

(63)他太忙，请不了来请不来

乔全生(1992 ， 1996) 提到了晋语区方言的"下不将来"等 "V不将来"的格式，但

只举了临汾一个方言点。马文忠(1986) 举的例句中有带连接趋向成分"将"的可能补语

句"这道题我做不张来" ( "张"同"将"，但是这是引申义) .邢向东等 (1997: 138) 也

举"请不将来"等例，但是意义、用法与冀州话的 [V不了 DdJ 不一定相同。

另外用变韵或儿化代替"了"的方言里存在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可能式。据王森 (1998)

36 



所提供的材料，河南荣阳话里与[动词的变韵形式+来/去] (基本式〉相应的可能式(否

定式)是[动词的变韵形式+不+来/去]。这就是说，相当于"了"的成分因为己进入了

动词音节里，不能再从动词割裂出来构成一般的[动词+不+了+来/去]格式，而只能

把"不"挪到后边，构成一种很特殊的可能式:

(67) 脚钉泡了，走(音 [tS:)33J) 不来. 比较 z 走不过来(动词不变韵，音 [tsou33J)

相当于冀州话的"走不了来"

(68)钱领(音 [lb33J) 不来了。 比较:领不进来(动饲不变韵，音 [li::lIJ33J)

相当于冀州话的"领不了来飞山东平邑话的语法变调也表现同样的现象(孟子敏先生提供)。

南方方言情况如何呢? Yue-Hashimoto (1993) 指出，香港粤语里用来表示空间位移的

趋向成分为"嚓(来) "、"去"时，动词不能构成一般的可能式 [v晤去]。据饭田 (1998a , 

1998b) 调查，构成可能式就得用"倒":

(69)入唔倒去/送唔倒嚓(*入唔去1*送唔嘿)逃不去/送不来

Yue-Hashimoto (1993) 没有把"来、去"归到"补语"类里，而把它叫做" directional 

suffix"。从广州话的语言事实这完全说得通。据饭田 (1998) 调查，这种"倒"还能用在

趋向动词和"来/去"之间( "上晤倒去'汀，也能用在动词和复合趋向成分之间("摧晤倒

出嘿拿不出来勺，可见其使用情况与冀州话有所不同，冀州话里趋向动词和"去/来"的可能

式与普通话一样，说成"进不去"，没有带"了"的说法俨进不了去)。

插入 "X" 的可能式在方言里不一定普遍，有 [v+X+趋向成分]的方言不见得部

发展了 [v不X+趋向成分]之类的可能式〈据我们初步了解，苏州、长沙没有〉。这可能

反映充当 "X" 的形式"得"在这些方言里比较彻底地虚化成结构助词，本身失去了补语

的性质。

3. 3 有关主观参照(直指 deictic 趋向成分 Dd) "来/去/走"的一些问题

3.3.1 用 "X" 可以辨别趋向成分，避免与其他格式发生歧义

汉语里[动词+来/去]能表示的意义关系颇多(范继淹 1963、陆俭明 1989 等) ，除

了位移的趋向外还可以表示目的(相当于"去 v" )，如果动词为"请、叫"等，也会与兼

语式发生歧义。侯精一、温端政 (1993 )指明，在山西方言里如果动词和"来/去"之间不

加"将"或"得气就会理解为表示移动目的: "‘拿来'只能表示哇。这儿来拿'的意思，

6拿将来'才能表示普通话的 [v+趋向成分] ，拿来'飞河南获嘉方言的变韵也起相同的

作用(贺巍 1989: 6 1)。

3.3.2 D d (deictic directional) 不见得是充当补语

对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表示动作趋向的成分的句法地位，看法很不一致。雅烘托夫

(1 958: 59) 在分析动词的"方向范畴"时指出，表示虚词意义的"来"和"去"与"上、

下、起、进、出、回"等词比较，同样能够作结果动词的第二部分，不过这些词通常是独

立的虚词，"和各式各样的实词动词相接，但没有和它们组合。"范继淹(1963 )分析 [v

了 (N) 来/去]格式时得出的结论是，"拿(了)一本书来"中的 "v" 和"来"的组合

不能看成动趋组合，应该看成动宾组合("拿(了)一本书")加"间接趋向成分" "来"。

同样，不带宾语的"拿了来"也该分析成"拿了十来"，其中的"来"也只不过是"间接趋

向成分"。

大部分语法论著把动词后的"来"和"去"都归到与"过去、出来"同样的"趋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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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里去，谈到可能式时也笼统地说"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一样，能构成可能式飞实际上，

刘月华 (1998) 己指明，自移动词("走、跑、飞")不能与"来、去"构成可能式(六走

不来〉。他移动词的情况最复杂:范继淹 (1963: 143)、李临定 (1990)都举"拿不来"

这个可能式为例。可是实际情况似乎没那么简单，荒川 (1994) 也注意到这一点。

上文提及广州话趋向成分为"嗦(来) "、"去"时，动词不能构成一般的可能式 [v 晤

去]。苏州话的趋向动词也不能与"来、去"构成 [v勿去]，普通话的"进不去"得说成

"进勿进去"。冀州话的"了"和广州话的"倒"虽然具体分布有出入，可是都起相似的作

用:给[v+来/去]提供构成可能式的机会。

3.3.3 有无目的地 "telic/atelic" 的区别和"去、走"的对立

乔金生 (1996) 的详细描写使我们知道在同一个方言区能进入 [V X Dd] 格式的[ DdJ 

也会有出入:插入"张"的地区有的不用"走"、插入"得"的地区有的可以。从例句来看，

山西用"走"来表示位移的趋向很常见。我们翻看清代的北京话材料觉得，"走"发展成表

示方向的成分是比较新的现象。

湖南用"跑" (崔振华 1985) 可能是表示同样的语义旗变:可以说"去北京"，"去"

可以带目的地，而"走"、"跑"更容易表示没有目的地离开说话者的方向。汉语方言里到

底有哪些方言院分这两种趋向成分，还不太清楚。赵元任先生 (Chao 1968: 670) 指出，南

方方言不见得存在北方话里的"去"和"走"那样的区别。这大概与古汉语"去"的语义

变迁有关(杨克运 1992) 。

四 结语:回到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的语法性质问题

4. 1 来源于动相补语的助词

汉语有一种意思很虚的补语，不表示可与动作分离的事件(如"染+红"可以分成两个

不同的事件，"染某种东西" + "东西变红" )，而只表示动作的实现、达成，一般叫做"动

相补语" ( Chao 1968: 446 的 Phase Complements，吴福祥 1998 等)。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近代汉语里从唐代到元明时期陆续出现的种种补语结构，就会发现

其标记一般都由当时表示动作实现、达成的"动相补语" ( "得、来、将" )来充当。比如

现代汉语(官话)的助词"得"充当状态补语标记，来源于近代汉语中表示实现义的"得"

(太田辰夫 1987，杨平 1990)。其他方言中充当这个角色的助词往往也就是本方言中表示

动作实现的使用范围很广的形式，比如一部分南方方言里连接描写补语的"起"、"倒"等

(Lamarre 待出)。因为动相补语使用范围广，所以在本方言里往往充当"虚补语" (如普

通话的"了"、南方某些方言的"倒"，见柯理思 2001) 。动相补语也是体标记的前身，所

以以上所举的形式往往充当体标记(完成貌，持续貌)。这些形式在很多方言里也用在表示

位移的动词和动作的终止点之间(关于这一点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文讨论的 "X"

形式在某一个方言里往往与几种助词(同样来源于动相补语)相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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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X "是趋向补语标记吗

以上情况令人怀疑， "X" 能不能叫做"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 (或者"趋向补语标记" ) 

呢?乔全生 (1996) 对晋语的"得"和"将"、曹广顺 (1995: 49) 对近代汉语的"将"显然是

这么看的。

从来源来看，某些方言里存在趋向补语标记也不足为奇。汉语里的种种补语结构在形

成过程中曾出现过标记不稳定的情况。上文 (2. 1 节)己提到结果补语标记"得"的淘汰问

题(详见杨平 1990、蒋绍愚 1995、李讷、石毓智 1999) ，除此之外结果补语(现在不带标记

的"喝醉、写好"之类)有一段时间曾经由"令、教、使"等表示使动义的补语标记来引进

(古屋昭弘 2000 等) ，这种标记在某些现代方言里也能见到，比如河南获嘉方言里的"叫"、

闽南话动词和结果补语之间的 ho(有时记为"互"，有"给予"的意思，郑良伟 (1988) 叫

做"表示努力目标"的补语标记)。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比如福州方言的状态补语，当补语

由形容词充当时，标记能否省略、用什么标记等与普通话都不同(陈泽平 2001: 60) 。所以

很可能上文所介绍的方言中有一些是用趋向补语标记的，比如绍兴话的"得"、宁波话的

[tE44J ，正好也保持杨平(1990) 所描写的引进结果补语的用法，这再次表现出吴语区某些

方言是如何保存近代汉语助词的种种用法的。

不过我们认为，给这个语法成分定性恐怕要从各个方言的语言事实出发。同样，趋向

成分的语法性质也不那么简单:与表示具体的空间移动的"进、上、过"不同，表示靠近、

离去说话者的"来、去"往往已经虚化到不能再作补语成分的地步，与前边的动词没法构

成可能式。所以，从某种结构里是否有强制性成分来看，连接趋向成分的标记很接近助词，

但在某些方言(如河北冀州话里的"了" )里它的补语性质又很突出，把它看作是"趋向补

语标记"并不合适。

正因为这个"助词"在各方言里的功能、句法特点、语法化程度多种多样，才能给我

们提供讨论语法范畴的形成和固定过程的宝贵材料。

4. 3 连接趋向成分的形式 "X" 与体标记的交叉

从 "X" 与其他语法成分所发生的交叉情况来看，汉语方言可以分成儿个类型。

①像冀州话那样用与完成体标记同形的形式来连接趋向成分。在冀州方言里 [v+X

十宾语+ DdJ (如"发了个电报去"，见《现代汉语八百词)) )里的 "X" 与完成体标记分

不开。可能式 [v+不+X+DdJ 里的"了"与该方言常用的愧倔补语"了"有密切关系。

②湖南新化话 (X= "倒" )或晋方言 (X= "得" )中， "X" 与持续体标记同形，与状态

补语标记也同形。"倒"使用范围和地理分布非常广，但其来源至今仍然不清楚。持续体标

记"得"的来源是否是"着"还是与近代汉语的"得"同源，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③像晋方言用"将"的类型。据我们所了解，"将"在晋方言里没有其他用法，是近代

汉语遗留下来的一种用法，看作是"趋向补语标记"或许恰当。

④吴方言的"得"可以充当可能补语标记，另外还有一部分吴方言(绍兴等)保持近

代汉语体标记的用法，充当完成貌标记。"得"也可以充当其他补语的标记。

可见， [V+X+宾语+趋向成分]按方言类型可以发生交叉的句式有别:在类型①与能

带完成貌助词的动词结合时(如"送" )似乎表示完成。在类型②如果 "v" 表示移动的方

式如"走、抬、飞"等，与普通话的"走着去"、"拿着书包进来"之类的连动句式很接近。

在类型④有可能与趋向补语的可能式发生交叉。可是在类型①的方言里如果 "X" 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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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记的话按道理就不可能有"走了来气因为"走"和"来"没有先后关系:在类型②方

言里如果"得"或"倒"只不过是表示持续体的话也应该没有"买X来"、"送X去"，国为

这些动词很难用在表示动作方式的连动式 [v着+趋向动词]里。表示可能的"得"和用在

叙述句或祈使句的"得"只要有上下文就能分得出来。

由此可见，上文介绍的方言中 UX" 与体标记等会发生交叉，这些"交叉"需要我们

辨析。因此，调查这一现象一定要收集更多的、有充分的语言环境的例句，特别要选择一

些表示致移的句式(包括"把"字句) ，以便与连谓结构、可能补语等区分开来。"手里拿着

书(从教室里)出来"和"把书(从抽屉里)拿出来"是两种不同的句式，只要调查例句细一

点，这些"交叉"问题一定可以弄清楚。还要注意 "x" 所在的句式出现的典型环境(有没

有祈使句、否定句、宾语的位置如何、有没有可能式等等)。

五结论

本文讨论方言里连接动词和趋向成分的 UX" 形式。因为普通话不用任何助词来连接

趋向补语，所以很少有人去系统地考察这个语法功能在各方宫里由什么形式来充当。我们

认为:

1. U X" 在有的方言里是强制性的语法成分，在有的方言里是可有可无的，而另一些

方言则一般不用，这是汉语方言类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项，对我们考查助词的兴亡以及某

一种语法成分是否有强制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对语法范畴的发展与固定〉很有启发。给

UX" 定性需要先把方言里的趋向成分在用法、性质上的异同给整理出来。

2. "X" 在方言里的性质和功能并不是一致的，与其他助词(状态补语标记、体标记)

存在较复杂的交叉。这大概说明汉语的补语标记、体标记和动相补语有共同的来源，需要

经过详细调查把这些不同功能整理出来。

附注

①我们所看到的两篇使用 Talmy 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仅语的论文 (Li Fengxiang 1997 , Liu Meichun 1997) 

都忽视 f这一点。

②分析英语结果句式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的研究 (Goldberg 1995 、 Talmy 1991)也强调表示结果(有使

动意义)的句式和表示位移的句式从认知上看是有密切关系的。张伯江 (2000) 对汉语的"把"字句也持

相同的意见，认为"汉语‘把'字句趋向义以外的意义都是从 6空间位移'意义引申出来的" (33 页)。

刘美君 (Liu 1997) 采取 Talmy 和 Goldberg 的理论框架，指出汉语里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都属于同一个

语法范畴，表示状态变化 (change of state) ，可以概括为"有界的路径" (bounded path) ，其基本意象是

"途径+终止点" (path-endpoint schema) 。

( Tai (1975) 讨论 [y+在+处所] (postverbal locative) 时提出[在+场所]在句子里的位置是由语义上的因素决

定的。他也提到历史演变，认为现代汉语里放在动词后的处所词在语义上与结果补语相似，所以没有挪

到动词前。贝罗贝 (Peyraube 1994: 384) 曾提到， [V+于+场所J>[在+场所+vJ 的变化与比较句、给予句、

"把"字句和完成貌词尾的发展大概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从结果句式的角度去讨论整个体系的变化。

蒋绍愚 (1999a) 虽讨论戴浩一等所提出的"临摹原则"和汉语里表示处所的词语的位置变 化，可是也

没有与动结式的发展连接起来。动结式、动趋式和动词后带[在/到+场所]的句式均表现出了共同的句式

特点 (bounded path , change of sta时，其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同步的，合在一起讨论会有豆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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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成石毓智(1999) 的观点:结果补语等语法范畴的诞生对汉语谓语结构的普遍有界化起了关键的

作用。

④关于动词后宾语的位置议论较多，请参考张伯江(1991 )。在现代汉语里，动词和趋向补语之间可以插

入宾语，与一般的结果补语比起来似乎可以说动词和趋向成分的结合程度更松一些。可是在有使动义的

句子里不管宾语的位置如何，都不能看做是两个不同的谓语成分，比如"把药膏挤出来/挤出来不少药

膏/挤了不少药膏出来/挤出不少药膏来"，不论哪一种说法，使动位移事件并没有"合为一"或"分为

二"的不同解释(以上例句引自《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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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arious markers 

inserted between verbs and directionals in Han dialects 

Abstract We discuss here th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volving directionals , and 

a忧empt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forms 也at appear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s in 

Chinese dialects. Such markers were 仕equently used in Early Mandarin (10th-18th c.) but have 

disappeared in contemporary Mandarin , and subsist under various forms (with various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nly in contemporary dialects. We show 由at these markers actually display a wide 

variety of functions , and notice that they are 企equently linked to aspect markers , due to a 

common ongm. 

Key words directionals; complement markers; dialectal syntax; typology of Chines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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